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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马格利特的作品中，图像不再成为再现的媒介，图像通过组合、重复和命名

等方式，将不可见性思想转化为可见性图符，赋予叙事无限可能性和张力。 马格利特通过画笔

传达形而上的哲理思考和隐秘的内心意识，实践着现代绘画的先锋性和革命性精神。 在马格利

特笔下， 图像叙事展现不可见性为绘画的哲学探索提供了新的路径， 同时将观者引向对图与

物、图与词、词与物的关系及其背后复杂话语张力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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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典绘画观念中，再现是主要法则，画面如

同镜像，是对现实世界的图像叙事，如普雷齐奥西

认为， 画面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平面或是一个物

质载体，或者说是一个反射仪器，通过这个仪器，
真实的对象可以被描绘出来。 ①但随着现代艺术的

兴起，艺术家们不再关注再现的内容，更多是关注

再现的形式，或图像叙事背后的话语隐喻。 在这些

艺术家的创作中，图像不再成为再现的载体，再现

遭遇困境，出现了再现危机，如比利时超现实主义

画家马格利特。 马格利特建构出超越二维平面的

绘画空间，在他的作品中，日常生活中的现成物以

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 拒绝被观者理所当然地观

看和理解。 马格利特并不关注绘画的再现内容，而

是关注绘画的再现方式， 他通过绘画元素的奇异

组合和重复，以及精心设置的命名，在二维平面上

进行先锋实验与革新。 在马格利特的作品中，图像

不再指涉再现内容，图像通过组合、重复和命名等

方式，将不可见性思想转化为可见性图符，赋予叙

事无限可能性和张力。

一、组合：图像叙事的隐秘关联

马格利特吸收超现实主义流派的拼贴技巧，
将其转换为表征自我思想的形式技法。 将毫不相

关的事物进行组合并置， 是马格利特作品图像叙

事的主要形式。 马格利特绘画构形上的一个鲜明

特点是对现成物进行出人意料地组合， 他将具象

的可辨认事物进行组合， 可见性的图像符号表征

隐秘的不可见思想，形成图像叙事的内在张力。
在《火的探索》（图 1）中，画面中心是一只燃

烧着火的乐器———大号。 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事

件，因为在观者的认知中，大号由于金属材质的原

因无法被燃烧。 在马格利特看来，必须将火与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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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物的需求联系起来， 才能真正理解火这一自然

现象，因此，看似不合理的现象表征了火这一自然

现象的内在隐秘：火的可燃性及其要求。 在《诸神

的愤怒》中，画家为观者呈现了一个奇异的场景：
骑手和奔马构成一个单元， 公路和汽车构成另一

个单元。 两者在二维画面中上下分布，彼此毫无接

触，前者悬在后者上方，不同时空的事件在同一时

空诡异地出现。 马格利特将毫不相关的事物组合

在一起，成功地实现了对边界的模糊和消解。 绘画

作品以其不断生成的丰富内涵独立于客观世界，
画面摆脱了再现的束缚， 实现了对哲理与思想的

表征。 在这种奇异的组合中，二元对立的关系重新

得到思考， 辩证和相对关系在界限的消融中恢复

了在场性，进入了观者的视域。 此外，通过这样的

组合方式，现成物的熟悉感被陌生化，观者对艺术

品的感知距离被延长，进而打破观者的日常认知，
引起观者对习以为常的认知方式发起挑战。

马格利特画面元素的组合主要是基于思想的

隐秘关联， 他将思想的这种不为人注意的认识机

制在画面上呈现出来， 着力于挖掘事物潜在的关

联。 如《选择的亲和力》的创作，画家自言这是他的

梦境：看到一个蛋关在鸟笼里，想要揭示蛋与鸟之

间的隐藏关系， 如他自己所言：“我看到笼子里是

一个蛋，而不是一只鸟。 于是，我抓住了一种惊人

的诗意奥秘。 我所感受到的惊异确实是由鸟笼和

蛋这两个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唤起， 而这以前

我总是借助于把无关的事物安排在一起来引起这

种震惊。 ”②在《心弦》中，画面正中央是一只盛着一

朵云的巨大高脚杯。 高脚杯和云本来毫无关系，但

在马格利特的作品中却离奇地组合在了一起。 这

样的安排依靠的是云和水内在的亲和性： 水是云

的组成部分，高脚杯是水的容器。 在《花神的创意》
中， 优雅漂亮的花神与戴着圆形礼帽的男士背影

怪异地组合在一起。

除了发掘事物之间的隐秘联系， 马格利特还

通过画面元素的组合对习以为常的认知方式进行

质疑。 在《好的季节》中，画面主体是一片森林，森

林里树的形状和颜色却如同一片树叶。 树没有光

影变化，也没有细腻的刻画，它们虽然以树的形式

出现，但却如一幅再现树叶的画。 《抄袭》中，花盆

和花被镂空了， 只留下了边缘的线条勾画出可供

指认的轮廓， 镂空的空间再现色彩缤纷的田野风

光。 这种组合机制产生于观者观看时内心深处的

意识关联活动：看到树会关联树叶，看到花会关联

田野或其他的花。 马格利特在画中省略了关联活

动的过程， 直接在画面中让被关联之物通过组合

的形象呈现，意识的秘密活动因而被画布捕捉，并

通过画面隐喻地展现出来。 可以看到，在马格利特

的作品中，思想通过编码的方式进入人的认知中，
最终被观者所接受和理解。

不合常理的景象经过马格利特精心设计的图

像叙事，显示出一种宁静的内在张力，传达出目光

与思想、可视与可述、可见与不可见的隐喻互动。
于贝尔曼认为，在马格利特的图像叙事中，日常之

物的组合释放出独特的冲击力， 同时也表达出画

家的潜在记忆和思想使命。 “一切看着我们的平

面，也就是说一切与我们有关的平面，除了它们明

显的视觉形象、 理想的光学特征和毫无威胁的表

象之外，其背后还藏有另一种基本使命。 ”③因此，
通过画面元素的奇异组合， 图像就不仅仅只是再

现相似性的现实之物，而是有着复杂的话语隐喻，
包含马格利特的目光、意识、幻觉和内心的思想。
伯格认为，“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到我们自己所

懂的以及所信仰的东西的影响。 ”④施罗德认为，凝

视不等于观看， 凝视中有着复杂的权力和心理学

关系。 ⑤伯克也指出，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艺术家的

目光是客观的“纯真的眼睛”，在他们笔下，“无论

从字面上还是从隐喻的意义上说， 这些素描和绘

图 1 《火的探索》 图 2 《诸神的愤怒》

图 3 《选择的亲和力》 图 4 《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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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都记录了某个‘观点’。 ”⑥结合上述分析，笔者以

为， 马格利特的图像叙事传达出远超画面形式元

素的隐喻深渊，有着隐藏的话语意识，以及特殊的

思想症候。
马格利特将事物以奇诡的方式组合起来，寻

找相关事物间观者所忽略的亲和力关系， 通过这

样的方式，观者会摆脱自我惯性化的思维，反思习

以为常的认知范式， 进而建构内部意识和外部现

实的隐秘联系。 可以说，马格利特的作品呈现了一

个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世界， 他的绘画除了视觉

审美之外，还力图实现对思想的言说与叙事。 在马

格利格的作品中，哲学感一直贯穿其中，图像并非

透明的视觉再现媒介， 而是一个被建构的思想容

器，是一个充满话语隐喻的思想意识场域。

二、重复：图像叙事的互文意指

马格利特善于使用相似的元素组织画面，画

面元素的重复使他的不同作品形成有着内在逻辑

性的系列单元。 不同的作品在单元语境中形成互

文表达，图像叙事的意指因而得以彰显。
马格利特的作品中常常反复出现苹果、烟斗、

钥匙、戴礼帽的男士、蒙面者、风景画、树叶、骑士

等形象， 这也成为其作品的标志性元素和主要风

格。 马格利特经常反复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

物作为创作的主要元素， 这些相同的元素在不同

的画布上反复出现，如苹果就有不同的形象：占满

整个画面的巨大苹果、悬浮在空中的苹果、石头质

地的苹果、与人体同时出现的苹果，等等。 观者会

反思，这是否是一个苹果？ 苹果的反复出现到底想

表达什么？ 从认知心理角度来分析，熟悉图像的重

复出现会使观者怀疑图像的确定性指意， 观者在

思维中建立起 来 的 图 像 与 现 实 的 再 现 关 系 被 解

构， 从而引导观者对同一图像符号在不同语境中

的隐秘意义展开探索。
重复带来了图像的互文表达， 这是一种艺术

的陌生化技法。 什克洛夫斯基写道：“事物被感受

若干次之后开始通过认知来被感受： 事物就在我

们面前，我们知道这一点，但看不见它。 所以，我们

关于它无话可说。 在艺术中，把事物从感受的自动

化里引脱出来是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的。 ”⑦什克洛

夫斯基认为，艺术中的陌生化手法“是对事物的制

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 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

中并不重要。 ”⑧在什克洛夫斯基眼中，日常的熟悉

之物，已经唤不起观者的感知经验，只有割裂日常

之物的日常性，才能使日常物成为独特的、陌生的

符号体验。 根据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来看马格利

特的创作，同一物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延长了

人们对日常物的认知时间， 日常熟知的事物由此

变得陌生。 梅洛-庞蒂认为，这些熟悉的物件以一

种奇特的方式向我们的目光透露着秘密本质和物

性形式本身，将我们带回到物本身的观看。 ⑨将已

知的事物未知化，使熟悉的客体或事物，在新的语

境中显得陌生，这些重复出现的日常物，也因此改

变了观者的目光关注点， 重新吸引了观者的兴趣

和凝视目光。
重复在马格利特的创作中不仅是一种艺术手

法，同时也是一种哲学话语的表达。 重复有着特殊

的隐喻意义，不仅是思想的一个断裂横截面，而且

体现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深度哲思。 福柯针对马

格利特的重复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福柯看来，重复

不是相似，而是一种仿效。 相似以某物为原本，相

似物随着与原本的距离的增加而价值依次递减；
仿效没有原本，仿效模糊了二元对立的边界，否定

了客观存在之间的相似性，是对再现原则的颠覆。
传统绘画以相似性为绘画原则， 靠相似性辨认和

观看，而在马格利特作品中，画面图像不再有具体

指涉物，而是建构了新的能指与所指关系。 笔者以

为， 相同的图像元素在马格利特不同的作品中反

复出现，重复的图像元素因而被赋予“言说”的叙

事功能，营造隐秘的哲学内涵，如德里达所言，一

系列图像建立起“共同的根基”，共同的根基使所

有这些隐喻成为可能。 ⑩马格利特的作品就像是一

本连续叙事的连环画， 符号与图像在重复中既保

持同一，又在不同的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
在马格利特的作品中， 重复还以画中画的形

式体现出来，如《双重之谜》（图 5）和《人类状况》
（图 6）。 从《双重之谜》的画面结构来看，早期作品

《形象的叛逆》由画架支撑，位于画面巨大空间的

下方，画面左上角悬浮着一个更大的烟斗。 悬浮烟

斗与画架中烟斗构成对立，似乎想要表明：画架上

的烟斗只是图像符号， 悬浮的烟斗才是真正的烟

斗。 在《人类状况》中，画的中心是一扇打开的窗，
透过窗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以及原野， 窗外风景被

一个画夹和画布白边所切断。 一幅风景画镶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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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前真实的风景中， 窗外风景和画架支起的风景

画构成一个完整的风景全景。 在另一幅相似的画

中，风景画同样镶嵌在画中，只不过风景由原野更

换成了大海。

通过画中画的重复， 马格利特颠覆了传统绘

画的再现原则，这也延伸出另一个更有趣的问题：
符号再现与被再现之物的复杂关系， 以及现实与

幻觉的矛盾张力。 《双重之谜》和《人类状况》中的

重复为我们思考现代艺术的再现危机提供了思考

空间：首先，不论《双重之谜》如何呈现两只烟斗的

差异性，它们终归都只是图像符号；其次，《人类状

况》画架中的风景再现窗外情景，是一种符号的再

现叙事，但如果忽略画架的话，窗外风景与风景画

构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整体；再次，在画中，烟斗的

差异性、 画架风景和画外风景的连续性看似揭示

出图符与现实的再现关系， 但实际上它们都只是

画面的符号呈现，是画面符号虚构的视觉幻象。 在

这里，图像符号并非指涉外在的现实世界，它只是

一种互文意指的视觉游戏。 图像叙事不再指向现

实之物，图的现实指涉转向自我指涉，能指、所指

与指涉物之间呈现悖离或断裂关系。
在传统的再现原则中，绘画是对现实的模仿。

古典的绘画原则强调再现，力图用线条、光影、色

彩等技法使观者身临其境。 阿尔贝蒂认为，透视法

使绘画从平面世界走向了立体世界，“没有人会否

认不可视的事物与画家无关， 原因是画家只努力

去描绘那些可视之物。 ”輥輯訛19 世纪初，现代主义艺

术开始追求对主观感受的表现， 由此出现的一个

极端是个人主义， 绘画成为只有艺术家本人能理

解的私密的艺术。 另一个极端则是对绘画特性的

过分突出，破坏图像、追求线条和颜色，追求极度

的抽象性，以至于最终走向“无形式”。 以此来看马

格利特的创作， 画中画的设计抛弃了艺术的传统

观看模式， 建构了一种观察和认识自然的新观看

方式。

重复强化了马格利特对相似性能指的所指赋

义，为图像叙事的互文意指提供了符号根基，也使

图像的多义性和话语隐喻的生成成为可能。 通过

重复的互文意指叙事， 马格利特的作品建构了可

见性图像与不可见性思想的复杂张力， 呈现出现

代艺术的再现危机。

三、命名：图像叙事的图文张力

在现代绘画中， 绘画逐渐远离古典的再现规

则，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图像再现的相似性原则解

读作品逐渐遭遇困境， 命名成为确证作品主题的

重要补充。 对命名的关注，为寻觅绘画中图像的隐

秘叙事开辟了一条重要通道。 马格利特毫不讳言

命名对自己作品的重要性， 认为命名与作品本身

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命名是解读作品的关键。 在马

格利特的作品中， 图像与命名结构成一个不可分

割的整体，形成图像叙事中图与文的复杂张力。
马格利特作品中的命名， 很多是对作品的主

题进行补充和延伸， 为观者解读看似毫无逻辑的

画面提供思考的角度。 在《比利牛斯山之城》（图7）
中， 背景是与天相接的海， 一块巨石悬浮在海面

上，巨石的顶端竖立着一座小小的城堡。 画面的每

个元素都是人们熟悉的事物， 不需要理解和分析

就能对其进行命名。 但对于这个没有语境，又无法

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亲历性的场景， 观者会感到困

惑和百思不得其解。 在这个时候，命名的出现填补

了观者思考的空白。 巨石作为比利牛斯山的象征，
被赋予了对应的物理性质，由于命名而得到确证。
在《黑格尔的假期》（图 8）中，画面正中是一把撑

开的悬浮黑伞，一杯水被放置在撑开的伞面上。 从

结构上来看，画面只是一些图像元素堆积，但通过

命名对视觉图像的补充， 画面被赋予了深刻的隐

喻意义：伞用来挡雨，同时又支撑着这杯水，矛盾

的双方有着一种内在的和谐关系， 是对黑格尔辩

证法思想的隐喻， 复杂的哲学内涵由此生成。 在

《错误的镜子》（图 9）中，画面中央是一只巨大的

眼睛，眼球中是蓝天白云。 芮兰馨认为，福柯提出

了“规训的身体”概念，身体被指涉为被政治与权

力驯服的对象， 作为再现图像延伸到了更广泛的

研究视野中。 輥輰訛以此来看马格利特的这幅作品，他

通过作为身体的眼睛表达了一个与真实和幻觉相

关的哲学话题：这不是真实的自然本身，而只是一

图 5 《双重之谜》 图 6 《人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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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画，绘画的真实原本就是一种视觉的幻觉真实，
这是一种可感的真实，而不是自然的真实。

在绘画的观看中，观者往往会忽略命名，似乎

画框外的命名是绘画之外的东西， 如弗莱在欣赏

伦勃朗的《浴室》时就说：“我驻足于此画前，带着

越来越强烈的愉悦观看着， 根本不想麻烦自己去

看一下画的标题。 ”輥輱訛但当弗莱关注作品命名时，他

发现对作品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对这幅画

的全面理解要求我们既能感受到其心理动机，也

要能感受到其造型动机。 然而， 我本人的经验表

明，人们并不清楚此画所刻画的心理情境的时候，
也能激赏它的造型与绘画诉求。 而当我确实弄清

楚此画所刻画的心理动机之时， 我感到了另一阵

欣喜的袭击。 ”輥輲訛在这个意义上，命名补全了图像叙

事的内容，同时也建构了图像叙事的阐释语境，实

现可见图像对不在场思想的传达。
除了图像与命名的互补释义关系外， 在马格

利特不少作品中， 图像与命名之间呈现出悖论关

系，如《梦的解析》（图 10）、《形象的叛逆》（图 11）、
“这不是……”系列作品（图 12），等等。 在《梦的解

析》中，图像呈现观者熟悉的日常物，图像下方有

白色文字，图与文并存在同一场景中，文字似乎在

解说图像内容。 在传统的图文关系中，当图与文并

置在一个固定的绘画空间时， 二者一般有着共同

的所指和指涉性，如嘉贝丽克所言，“在一幅画中，
语词跟形象有同样的意义。 ……有时一个事物的

名称代替一个形象。 ……在一个命题中一个形象

可以代替一个语词。 ”輥輳訛《梦的解析》的右下角图也

确实提供了这样一个清晰无误的个案， 图像和文

字都共同指涉箱包。 马格利特通过命名对图像进

行肯定，不仅确证了古典再现原则的合理性，同时

也认同了图像的指称功能。 图与文字有着共同的

指涉对象， 但从观看的角度来看， 观者首先是看

图，然后根据图下方的文字确认图的指涉性，这表

明在并置的空间场域中，图像相对文字的优越性，

这也正如布洛克和米歇尔所认为的那样，“在绘画

与现实之间，有一种视觉上的相互一致（或关系），
这种一致是语言与现实之间所没有的。”輥輴訛“语言的

再现不能像视觉那样再现它的客体———即不能将

客体呈现在眼前。 它可以指涉一个客体，描述它，
联想它的意义， 但却不能像图像那样把客体的视

觉面貌呈现给我们。 ”輥輵訛

《梦的解析》中更多是图像与命名彼此背离的

场景：马头对应的词是门，钟表对应的词是风，等

等。 有学者指出，图文背离“指图与文在对同一事

件或人物的表达上， 呈现出在意义或旨趣上的明

显差异甚至矛盾对立。”輥輶訛在《梦的解析》中，图文背

离体现为图像与文字相互独立叙事， 双方的所指

毫无交集，也没有共同的指涉物。 图像与命名的一

致性是我们确认符号指称性的基本前提， 但马格

利特颠覆了这个前提， 带来图像与文字的紧张关

系，以及观者观看时的矛盾心理。 从画面上看，马

格利特似乎自相矛盾，但事实上，这是他的一种精

心刻意的设计，而并非错误地命名图像。 福柯在评

论马格利特时写道：“马格利特的画比其他人的作

品更专注于小心地、 残忍地把书写成分和赋形成

分分开。 如果此二者恰好像图说和它的图像那样

重叠在一副画面当中， 那是话语在质疑图形的明

显特征以及人们准备赋予它的名称。 ”輥輷訛根据福柯

的分析，笔者以为，马格利特通过命名否定图像，
一方面是质疑图像的再现功能； 另一方面也是质

疑文字对图像的确证功能。 通过命名对图像指涉

性的否定，图像与文字的悖论关系由此浮现出来。
图像与文字的断裂叙事也迫使观者重新反思二者

的真正关系， 进而寻求图与词叙事背后的真正意

义和喻指，在这个意义上，观者反而更容易接近作

品的内在真实。
在马格利特的作品中， 还呈现出图像与命名

断裂叙事的情景。 在 1928 年创作的《形象的叛逆》

《黑格尔的假期》 《错误的镜子》《比利牛斯山之城》
图 7 图 8 图 9

《形象的叛逆》 《这不是一个苹果》《梦的解析》
图 10 图 11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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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占据观者视线的是一只位于画面中央的巨大

有光泽的烟斗，在烟斗下方，有一行看起来毫不起

眼的法文字：这不是一只烟斗。 在 1964 年创作的

《这不是一个苹果》中，画面中央是一个纹理、颜色

等都极其逼真的苹果， 苹果上方同样有一行法文

字：这不是一个苹果。 从两幅作品的结构来看，图

像明确无误地指向现实中的烟斗和苹果， 这种辨

认是瞬间的，几乎不会出问题。 但诡异的是，画面

中的法文却否定了观者这种自认为毫无疑问的辨

认快感， 并置场域中图像与文字的传统认知范式

遭遇质疑和放逐。 从符号的指涉性角度来说，画面

的烟斗和苹果可以指称现实的烟斗和苹果， 但马

格利特否定性的命名， 营造出图像叙事与文字叙

事的悖论张力。 马格利特通过命名否定了图像的

指称功能，也延伸出另一个更有趣的问题：艺术符

号再现与被再现之物的复杂关系。
如果跳出符号的指称关系， 画中的图像当然

不是现实的真实之物，它们只是一种符号呈现，是

事物的视觉幻象。 米歇尔写道：“这个谜破译的如

此之快，以至于破译的全部快感都随即烟消云散：
这当然不是烟斗，它只是一只烟斗的图像。 ”輦輮訛马格

利特拒绝承认图像与文字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
认为图像和命名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或

天然的确定性。 但问题在于，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对

应性是认知世界和获取知识的基本前提， 我们在

现实中必须通过符号来指称事物和表义。 因此，马

格利特看似没有问题的命名， 实际上完全颠覆了

符号的指称功能， 同时也使观者陷入认知的恐慌

和不确定性之中。 图像让观者对烟斗和苹果形成

确定性辨认，而命名却一本正经地告诉观者：你们

都错了，它们不是烟斗和苹果。 观者观看图像形成

确定性认知，而看到文字形成不确定性认知，观者

开始变得犹疑，无法确定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马格利特打破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观看的参照系，
图像的确定性指称关系在文字的否定声音中分崩

离析， 图像与文字背道而驰， 形成图文的悖论张

力。
根据再现观念， 画中物与现实物的指称关系

是成立的，图像往往被视为指称和表征的媒介，指

向某个具体客观对象。 但在马格利特笔下，由于文

字站在了图像的对立面，使“这是一只烟斗”和“这

是一个苹果”的判断遭受质疑和诘难：画很像烟斗

和苹果，但确实又不是真实的烟斗和苹果。 在马格

利特眼中，图像符号与事物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
图像作为能指符号，可以指涉任何对象。 图像以再

现的方式展开叙事， 文字则通过否定的方式反对

图像叙事， 马格利特颠覆了图像再现原则的合理

性， 也否定了长期以来主宰西方绘画的相似性确

认法则，这是对再现原则的质疑与颠覆，同时也意

味着现代艺术再现危机的出现。
马格利特通过命名将那些为人所熟悉的、俯

拾皆是的现成物，从思想的惯性中解放出来。 福柯

指出，马格利特精心设计作品命名，是要阻止画作

被置于一个熟悉的区域，其目的并不在于“画”本

身，而在于使“命名”受到关注。 这一作法直接导致

文字对图像的僭越，而文字命名的破坏性入侵，及

其所带来的图文张力， 会迫使观者重新审视认知

对象，进而挖掘日常物的潜在可能性。 此外，图像

与命名虽然会引导观者实现对作品的整体把握，
但更多时候图像与命名彼此针锋相对， 互相争夺

话语权和权威性。 福柯指出，图像和语言在各自的

领域里拥有绝对权威， 在并置时产生了张力———
人们用异样的眼光观看词语， 词语将其混乱带给

图像。輦輯訛可见，在话语的悖论张力中，图像质疑命名

的陈述功能， 命名也以其独特的方式质疑图像的

指称功能， 双方都试图否定对方以自证自我的合

理性，看似和谐的图文关系因而被解构。
利奥塔指出， 今天的艺术是对不可言说和不

可见事物的探索，我们从中组装出陌生的机器，使

那些我们不知如何说的，没有可感物质的东西，可

以被听到，被感受到。 輦輰訛这是利奥塔对当下艺术发

展的概括，用在马格利特身上显然也相当合适。 马

格利特强调绘画的自身特质， 通过画笔传达形而

上的哲理思考和隐秘的内心意识， 实践着现代绘

画的先锋性和革命性精神。 在马格利特笔下，图像

叙事展现不可见性为绘画的哲学探索提供新的路

径，同时将观者引向对图与物、图与词、词与物的

关系及其背后复杂话语张力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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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ation and Injustice in the Age of Big Data
Qin Zizhong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iggers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field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that

pose a serious challenge to Marx’s theory of exploitation. One way the Marxists responded to this challenge
was to reestablish Marx’s concept of the working day， thus the multiplicity and injustice of exploitation can
be identified in the age of big data， where work area and leisure area are interpenetrated and digital Labor
permeates human lif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ploitation； justice； working day

The Spread of Wang Yangming’s Ideology and
His Mind School in Minority Regions

Zhu Fengjuan
（Institute of Yue Culture， 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 312000）

Abstract ： Wang Yangming’s ideology， which was formed gradually after he was exiled to
Longchang St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had close contact with ethnic minor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school of mind. From metaphysics， such as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the noumenon of mind， and a
pure conscience， his view that “there is no man that cannot be civilized” discusses the issue of ethnic equality
and ethnic differences with the view of “following their customs without changing their accustomed way of
life”， putting emphasis on respect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customs of fellow minorities， and reasonably
differentiating them on the basis of their different situations， which has its rationality and progress， and de-
serves our critical inheritance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He set up schools and academies in Guizhou and
Guangxi to teach and spread the ideology of mind and Confucian culture of etiquette and justice， which ob-
jectively promoted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s well as the acceptance of advanced
ideology and culture in minority regions， and improved the customs and good manners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ideology； ； etiquette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of conscience

The Impacts of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s to Chinese Languag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d “Chu（触）”“Wochuo（龌龊）” Having the Lexical Meaning of Dirty

Wang Yunlu， Le You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ncient Books/Center for Studies of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One of the lexical meanings of the word “Chu （触）” is “dirty”. Most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is meaning is a borrowed graph of “Zhuo（浊）”. This paper， by reviewing the meaning of “Chu（触）” in the
Buddhist translations and its usage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demonstrates that the lexical meaning “dirty”
of “Chu（触）” comes from the Buddhist conception of “Once you touch something unclean， you dirty your-
self”， which Chinese has not yet accepted. In Chinese， the word “Wochuo （龌 龊 ）”has the meaning of
“dirty” in dialect for which is used to record the words “E chu（恶 触）” and “Wuchu（污 触）”. While the
Buddhist translations give the word “Chu （触）” a new meaning， the dialect creates a new word， which re-
places the original one. Thus， there are mutual influences and limitations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s and
Buddhist translations. The choice or acceptance of a new word or lexical meaning in Chinese should be con-
sistent with traditional cognitive conceptions.

Key words： Buddhist translations； chu（触）； echu（恶触）； wuchu（污触）； wochuo（龌龊）

Composition， Repetition and Naming
———Magritte’s Image Narration and Its Discourse Metaphor

Yang Xiangrong， Zhou Hong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In Magritte’s works， pictures are no longer the medium of representation. By means of com-
bination， repetition and naming， pictures transform the idea of invisibility into graphic symbols of vi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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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dure the narrative with infinite possibilities and tension. Magritte conveyed metaphysical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secret inner consciousness through his paintbrush and practiced the avant-garde and revolution-
ary spirit of modern painting. In Magritte’s works， the picture narrative reveals the invisibility， which pro-
vides a new path for the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f painting， and also leads us to the reflection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picture and object， picture and word， word and object， and the complex discourse tension
behind it.

Key words： Magritte； picture-narrative； combination， repetition； naming

From Elites to the Masses：
The Way for All Villagers to Enter Village Records and Village History

Qian Maowei， Dong Xiujuan
（Public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village chronicles， which rose in the mid-1980s， has emerged a new
phenomenon of everyone entering the village chronicles. There are two main ways： one is “introducing ge
nealogy into the Chronicles”， and the other is to add “villagers’ records”. In more than 30 years of
exploration， the concept of “everyone entering the annals” implie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spectra into the
annals” and the villagers’ records has become clearer and clearer， showing the color of public history. There
are two ways of “quoting genealogy into Chronicles”， namely， CO compilation and Sub compilation， which
can better highlight the attention of village chronicles to “people”. Villagers’ record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village， local and immigrants. “Introducing
genealogy into annals” makes the genealogy from the genealogy of one surname to the genealogy of the
people， realizes everyone’s entry into annals， and enhances the humanity and readability of village annals，
which should be vigorously advocated.

Key words： quoting genealogy into chronicles； villagers recording； everyone entering chronicles；
public history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and Era Value of Existenti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Wang Youli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Existential culture is the mark and symbol of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source and thrust of social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Existential culture ha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static
solidification and dynamic plasticity. It is not only the inherent symbolic culture of individuals， families，
communities， organizations，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 nationalities and countries in a certain period， but
also the iterative development cultur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alternation or strong and weak transform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cultures or group cultures. The independence and unity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existential cultures the dialogue relationship of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constitutes the exist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The communication of original existential culture is facing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deep integration with algorithmic video communication. The communication of mass
existential culture is facing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distributed network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old and new existential culture is turning to the paradigm of all media in-
depth development. The time value of existenti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lies in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original elements and modern elements， mass elements and focus elements； the superposition and
combination of disseminator and audience， linear thinking and nonlinear thinking； and the interaction and
mixing of rational information， perceptual relationship information and algorithm scene information.

Key words： existenti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Chinese cultur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time value

Reading Classics：What， Why， How？
Zhao Wei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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